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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一把鑰匙，哪怕很小

也可以走進家門。

在甜美中贊許，對

夢和鳥的物質滿懷同情。

祈求火焰、光亮

和身體兩側的音樂。

你不要說是石頭，說是窗子

你不要像陰影一樣。

說說男人，說說孩子，說說星辰。

在你重複的音節中

光芒快樂，不願離去。

你又會說：男人，女人，兒童。

在此，美更加青春。

2.

這是一個朝南的地方，在此

暴動的石灰

挑戰目光。

你曾在此生活。有時在睡夢中

你仍在此生活。水孕育的名字

從你嘴中流淌。

沿着山羊的路，你走向

海灘，大海敲打着

那些岩石，那些音節。

在第一天或最後一天的

強光中

眼睛溺水消失。

這是完美。

3.

雨落在灰塵上，就像落在

李白的詩中。在南方

時光有一雙大大的圓眼睛；

在南方，麥子翻滾，

它的鬃毛迎風而舞，

這是我的航船上

招展的旗幟；

在南方，土地散發白色亞蔴的氣味，

散發餐桌上麵飽的芳香，

陽光淺黃色的灼熱侵佔了水，

它落在灰塵上，輕盈而熾熱。

就像落在詩中。

4.

你的面頰依偎着憂傷，甚至不再

諦聽夜鶯的歌唱。或許是鶇鳥？

你難以忍受空氣，你忠實於母親的土地，

也忠實於藍白的天空，飛鳥在此消隱，

空氣把天地分隔。

音樂，讓我們這樣稱呼，

白色上的白色白色上的白色

安德拉德

詩人安德拉德　 Dário Gonçalves 攝於波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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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是你的傷口，但也是

山岡上的癲狂。

你不要諦聽夜鶯。或者鶇鳥。

在你的深處

所有的音樂就是一隻鳥。

5.

一個朋友，有時是沙漠，

有時是水。

讓你擺脫八月無休的

喧嘩；一個軀體並不總是

這樣的地方：光芒悄然裸露，

檸檬樹載滿了鳥兒，

頭髮上居住着夏天；

在睡意陰暗的葉子間，

濕潤的皮膚

閃耀，

舌頭艱難地綻放。

真實的是詞語。

6.

白鸛。

給我帶來教堂的庭院，

還有兩、三間房子，應該是白色的，

還有高塔，白鸛在此

徐徐降落，那時

我正值桑葚般的年華，

太陽在嘴上窒息，

你還記得嗎？或者這是另一張嘴，

另一個理由的沉重，我記不得了，

我用石頭

把令你害怕的狗趕跑，

又逃離你

去悄悄擁抱我鍾愛的

褐色小馬。

7.

現在我住得更靠近太陽，朋友們

不知道來這裡的路：這樣真好，

我不屬於任何人，在高高的樹枝上，

成為過路飛鳥的兄弟，聽它自由的歌聲，

成為影像，映照另一個影像，

擦亮

毫無戒備的目光，

祇有潮汐，伴隨來來往往

熱情由遺忘構成，

泡沫的表面是甜蜜的塵埃，

僅此而已。

8.

家中的陽臺是奇妙的地方，

風從這裡吹過。

我開始發現身體，我把

陽光認作知己。

時光緩慢地在高牆上停留，

這是夏天，我在失眠中，

把馬匹饋贈給大海：

當它們撞擊海水，我發出了驚恐的呼叫，

還是愛情的喊叫，我已渾然不知。

生活就是用牙齒咬着一朵花成長,

學習在危險中呼吸，每走一步

皮膚就會在一陣強光中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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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沿着清晨的臺階

走向白楊樹的綠葉，

做一顆星辰的兄弟或者兒子，

或許有一天做絲綢之光的父親，

我不想知道，含着我名字的水，

目光秘密的婚禮，

仙人掌以及乾渴的嘴唇，

我不知道

如何死去，為這般的猶豫，

為這般的渴望：

做一朵火焰，燃燒着

走遍一顆顆星辰，

直到灰燼。

10.

祇有馬，祇有孩子們

那圓睜的眼睛，那無盡的絲綢

讓我有所缺失。

我所思念的，不是

河流的黑暗聲音，這，我聽得太多了，

也不是我最先觸摸的

讓我品嚐了愛情的

鮮嫩腰肢；

是這目光

翻越一個個黑夜

沿着一條小路從遠處趕來

偷走我的睡眠，

並且揮霍着我的心。

我的心，結滿露水的阿連特茹。

11.

當我醒來，一群燕子已在那裡，

搖曳着清晨在屋頂跳躍；

它們或許帶着三月

赤裸的陽光：

誰醒來之後，都會把自己的歌聲

與如此微小的事物分離：

新生的葉子正在改變顏色，

已經消褪的是

雨的滋味，薊的驕傲，

少年並不安全的裸露，

還有在清晨，動物沒有止境的

疼痛的堅挺。

燕子並不總是以這種方式降臨。

但它們就這樣來了。

就這樣來了。

12.

快了，三月的陽光

正在走到盡頭。

它曾在那裡行走，是每一塊石頭

每一隻貓的摯友，在草地上

它和那些光臀的孩子們

一起打滾。

誰都無法佔有眼眸捕獲的

陽光，一朵玫瑰關上閘門，

面對這種寂靜，誰都不會

繼續漫長的歌唱。

如果你來到窗前，或許會看到

最後的陽光正在逝去。

瘋狂，三月瘋狂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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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已經看不見麥子了，

山巒上徐徐翻捲的波浪。

不能說它們已隨你遠去

你帶走的

祇是童年時翻牆的姿勢，

將一把紅透的櫻桃

塞進嘴裡，或者

把微笑藏在衣兜裡，

你帶走的是

向斑鳩吹響口哨

或者要一杯水，

像毛線團一樣鬈身沉睡，

祇有貓才這樣睡去。

這就是你，被桑葚浸染的一切。

14.

友情剛剛開始的日子

總是奔向夏天耀眼的瘋狂；

我知道最幸福的時光

莫過於

黃昏時分在沙丘上漫步，

度過九月的一些光陰；

但是死亡沿着石頭匍匐，

心臟

焦急地要跌落水中。

當一個撕掉了皮膚的人

像孩子一樣在太陽下裸露，

他還能期待甚麼呢？

15.

現在我要告訴你，九月

如何走到盡頭。

霧如何走到河口。

九月總是山岡上

一片天真無邪的陽光，

一根枝條上的椋鳥，

一聲在遠方

迎風挑戰的呼嘯。

殘餘的光芒

依舊在草地上歌唱，或許

這是我愛情的歌聲，一個少年

徐步走來。

還有牧人。

16.

樹啊，樹。有一天我要懷着

夏日母性的心腸，成為一棵樹。

花脖子的鴿子

宣告我的新生。

有一天我要把雙手

拋給靜寂但仍然溫熱的泥土，

我沿着天空攀登

樹被允許做這樣的事情。

到那時，我會居住在赤裸的目光中，

我已厭倦了我的身體，這

在水中綿延的荒漠，

與此同時，霧把濕潤的手

放在葉子上。

還有火焰。

17.

我不知道水之花是甚麼，

葡萄牙埃武拉的狄安娜（Diana）神殿乃公元1-2世紀古羅馬人建築遺蹟　（澳門）張志成攝．1996年 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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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知道它的芬芳：

初雨過後

它爬上屋頂的平臺，

裸露着越過陽臺，走進屋子，

它依舊濕漉漉的身體，

尋找我們的身體，並開始顫慄：

好像它要把嘴裡

剩餘的不朽

讓我們暢飲，

讓大地上所有的音樂，

天上所有的音樂都屬於我們

直到世界盡頭，

直到東方欲曉。

18.

世界的道理

並不完全是你的道理。

任雙手燃燒着生活並不容易，

活着就是擦亮一道光芒

照透厚厚的身體，

失明的牆壁。

如果春天猶存,

血的味道將會帶來春天,

但不會走向火焰的王冠。

水黑色的圍巾，

以及海鳥的糞便

都是你痛苦的組成部分。

潮漲潮落，

總是吹來一股精液的腥味。

19.

在夏天到來之前

但願身體和身體的躁動不安

能裝飾着這座房子，將麵包放在

桌子上，將一朵花插在屋頂的高處。

我的臉貼着地面，

受到傷害的目光沒有返回，

沒有一個朋友，

沒有任何聲音熾熱地站立。

我接受在這裡停留——祇有

草地發出聲響，

那是雨，踮着冰冷的小腳，

雨總是我的伴侶。

20.

不，這還不是三月

不安的陽光

在一個微笑的船頭綻放，

也不是麥苗茁壯的成長，

一隻燕子展開絲綢的羽翼，

擦過裸露的肩膀，

一條孤獨的小河，在喉嚨裡

沉睡；

不，這甚至不是在做愛之後

身體發酵，散發出好聞的氣味，

沿着街道飄向大海，

更不是那狹小的廣場

驟然而來的寂靜，

就像一隻船，船頭在微笑；

都不是，祇是一瞥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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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的眼睛凝視着

你身體最脆弱的地方：死亡,

在八月死去

與孤獨而死的鳥兒一起。

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死的：

在我整個身體的周圍

我擁有你的手臂：

正午時分，沙子灼熱。

自你的胸前，可以眺望大海

垂直地濺落：

在 8月，死在你的嘴裡，

與鳥兒一起。

22.

夏天剩下的東西，祇有

幾根頭髮，肌膚的光澤，一些

通知海上的燕子

遷徙的喊叫，剩下的東西

你別在我的嘴裡尋找；

沙漠從未在我的唇間綻開花朵，

靜寂，這朵稀有之花

從來不是晨曦中的水晶；

夏天剩下的東西照亮另一片天空，

前行，前行

在最純淨的水面前行，

它不會很快回來，不會回到

這張床上，這些文字裡。

23.

它們曾觸摸土地和天空的白雲，

在枝椏上逗留，

它們向荒漠打開自己，

有時候也變成星星。

它們在夜間疲憊地抵達，

輾轉難眠，為水的死亡

惶惶不安，炙熱的清晨

令它們清澈透明。

它們的勞動是撫摸光芒，

從空氣中採集

一枚菓實或一顆石頭的形狀，

並悄悄把它們帶回家。

一雙手就是這樣，但它們自己

對此一無所知。

24.

大海。大海再次奔到我的門前。

我第一次見到大海，是在母親的

眼睛裡，波浪連着波浪

完美而沉靜，然後

沖向山崖，沒有羈絆。

我把大海抱在懷中，無數個，

無數個夜晚，我

睡去或者一直醒着，傾聽

它玻璃的心臟在黑暗中跳動，

直到牧羊人的星星

在我的胸膛上，踮起腳尖

穿過佈滿刻痕的夜晚。

這個大海，從如此遙遠的地方對我呼喚，

它的波濤，除了我的船，還曾拿走了甚麼？

25.

憤怒，他們憤怒地衝向



164

文

學

白
色
上
的
白
色

文 化 雜 誌 2004



165 文 化 雜 誌 2004

白
色
上
的
白
色

文

學

相思樹在那裡投下的影子，

身體，由於過多的慾望而疼痛。

他們四處張望，沒有人看見他們，

土地是沙子，陰影堅硬，

肉體也已經變硬，

使嘴唇枯乾，祇有眼睛

還含有一泓清涼的水。

首先是失明的手指

撕扯，傷害，然後是牙齒

咬噬，甚至沒有

給性愛進入身體的時間。

他們十分年輕；土地卻不是，

它疲憊不堪，

被黃蜂螫傷的內心

祇想死去。

26.

桌子上，水果在燃燒：梨、

橙子、蘋果預感到

牙齒親近的白色，

被壓迫的願望，

這是古老的聲音釀成的醇酒；

憂傷燃燒，創造出

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國家

另一些天空，釋放

目光和笑聲：請與我一起躺下，

我從大海給你帶來了

浪花鬈曲的光芒

和在腰間捕捉的這片熾熱。

27.

回到身體，衝進去，

不要害怕肉體的暴亂。

沒有一張嘴是冰冷的，

甚至在跨越

冬天的時候。一張嘴，貼着另一張嘴

就會不朽：寶石滾燙，星星開門，

光芒閃出去，佔據

肩膀、胸脯、大腿、臀部和陰莖。

你的這些肢體和器官在心跳中醒來，

變得純潔，

它們堅實無比，熠熠生輝。

28.

我沒有其它方式走近

你的嘴：多少輪太陽，多少次海潮

燃燒，祇為你不化為雪：

身體

在夏天拋下鐵錨：海鳥

盤旋，為你的頭顱戴上皇冠：

沒有結束的音樂

從手指間釋放：

陽光繞過脊樑，來到腰間，

最甜蜜的部分落在臀部：

為了把你送到唇間，燃燒了

多少次海潮，多少艘船。

29.

我本來不會再說起那個夏天，

那時的太陽

躲藏在光屁股的孩子們

和歡快的河水之間。

不再疼痛的影像——

笑容、奔跑、牙齒的潔白，

葡萄牙聖地牙哥古堡　（澳門）張志成攝．1996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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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朝陽

在我們肉體的中心燃燒——

它們來了，為這裡帶來

如此罕見的雪，

它們像是飄落的灰塵

緩緩圍着爐火坐下。

它們坐在那裡，傾聽着風

帶來的事物，直到黑夜來臨。

30.

交談前那一夜的記憶

燒灼你，吻你之前

第一個咬你的那張嘴

用鹽把你燙傷。

在早晨，你沒有死去的空間，

你祇有一個洞穴

來埋藏眼淚，

祇有一根枯枝來驅趕蒼蠅。

靈魂的職責就是解脫。

動物都是奇跡，

它們對是否做過朝陽的兄弟

沒有任何記憶。

或許已經熄滅，或許成為廢墟。

31.

我已經記不清了，在目光的深處

是否有貓和落日，

黃昏將近，

番紅花的豔麗轉瞬凋零。

甚麼聲音這樣拉住我的手？

甚麼樹林還在把我等待？

甚麼突然的陰影燃燒我的靈魂，

這條隱藏的河流？

那氣息，那光輝，以一種

何等獨特的方式穿過窗子。

多麼陰暗，多麼刺耳，

這藍色畫眉鳥的憂傷。

這歌聲，難道不屬於它麼？

32.

在陰影中，我把給予火的名字

也給予陰影。

在我回憶的地方，

鬈曲而虛幻的陽光

正在降落，海面染成橙紅。

空氣中還沒有充滿聲音：

交談無異於

唾液飛濺，最悲哀最孤獨的歡樂。

在動物和人類之間，孩子

是人身牛頭的怪物。

軀體被出賣了，不再回來，

不會再是原來的模樣。

33.

那些日子的顏色——請你們幫助我

去尋找，那朵水中之花，

那顆親如兄弟的星星，

依舊在微小的事物之中

漂泊，這些事物

全都屬於身體，屬於大地，

玫瑰色的透明，

綴滿露珠的胭脂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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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童稚笑聲的清晨，奔馬的蹄聲，

第一抹綠色

近似灰燼的藍，

在白楊樹冠上變成淺色的灰燼。

34.

不，我不是在尋找肖像。

那時你側着身子，灰色的光線

從你的胳膊上垂落，

附近的房子冒出的煙霧

裊裊爬上秋天

最後的臺階，一隻小狗

在院子裡跳躍，夜幕

很快就會降臨。

你側着身子，手放在胸前

陪伴着我送給你的玫瑰。

讓手留在這裡，永遠，

手也是玫瑰。

35.

有時候一個人走進家門

帶着一根游絲牽繫的秋天，

他酣然睡去

甚至靜寂也歸於緘默。

也許夜間我聽到公雞的啼叫，

也許一個少年爬上樓梯

帶來一束康乃馨

和我母親的消息。

我從未這般痛苦，我對你說，

在我的陰影裡，陽光

從未這樣死去

如此年輕，如此朦朧。

好像要下雪了。

36.

三月回來了，鳥兒

這種酸澀的瘋狂

又一次來到我們的門前，

玻璃的

空氣，直入心脈。

山，那些山也在歌唱：

祇是我們沒有一個人

傾聽，我們

失神於風或者其他旅人

單調乏味的音節。

你們已經知道，我們如何

保留餘下的熱情，

如何對這個世界

表現出巨大的漠然。

37.

不僅僅是這些房子。同樣這些文字

現在也是百孔千瘡的皮膚。

陽光不語，

祇管把微笑交給風，

這是怎樣的光芒？如果文字歌唱，

那麼在哪兒歌唱？ 在一個朋友的心中

保存着火焰殘留的物質。

我們又怎能期望它

繼續存在？長出最多翅膀的人

開口說話。他甜蜜地

推開黑夜。此時雪，

哦，雪，還在等待。



168

文

學

白
色
上
的
白
色

文 化 雜 誌 2004

38.

對於白色的鳥群來說，為時已晚，

在牆的這邊祇有死亡不會死去，

祇有死亡

不會在它的船上放一把火。

一束混濁的光穿過天空的縫隙，

帶着傷口逃逸，

它無法照亮一隻遲疑的手，

它把蜜糖傾倒在地上。

正是在夜的邊緣

小路解開絞結，

一個孩子的聲音

祈求用一根繩子捆住寂靜。

或者詞語——充滿遺忘的地方。

39.

他們回來了，用雨的喧嘩

溫暖着雙手。

被拐走的微笑

又回到他們年輕的嘴唇。

事實上，我從來不知道

這朵花的名字，清晨

它在一些眼睛中迅速開放。

而現在，知道為時已晚。

我所知道的是，即使在我的睡眠中

也有一個聲音未曾入睡，

這是陽光棲息的一種方式，

是燃燒的淚留下的足跡。

雨，拍打着我的身體。

40.

死亡一直是我的姊妹，

它搖晃着破碎的光亮，

它沒有將收割乾草（並不總是成熟的），

這一椿快樂的任務

交給他人，此時百靈鳥飛到高處，

高聲歌唱或者燃燒，並奪取

白日的遺產。

——鹽的聲音，檸檬

南方的味道，也許笛子吹響

悠長而美妙的顫音——陽光的死亡，

鄉愁，屬於哪一個節日？

41.

我祇剩下了眼睛和詞語。

我祇剩下一張紙

上面清除了

難以忍受的螻蛄的噪聒。

在黃昏濕潤的葉簇之間，

我不知道我的手去了哪裡。

也許是和雨水一起

在卵石間奔流，

在泥沼中跋涉，在霧靄中

跌倒。

失明的手

迷失了自己。

42.

過來吧，將你的耳朵貼在我的唇上，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有一個人摟着夜晚

躺在沙地上，一聲喊叫把他

與另一個人分開，沒有人聽見喊叫，

太陽已經霉爛了很久。



169 文 化 雜 誌 2004

白
色
上
的
白
色

文

學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等待清晨

為了啟程，或者和沙丘上的荊棘一起

留下來，他的眼睛

充滿無知和善良，

他就這樣

面對誹謗，面對狂風。

他像一條狗，甚而不如。

43.

我們不瞭解惡習，徒勞的

藝術遊戲把我們的手

引向何方：在睡眠中

水落石出，

窗子向南方打開。

沒有人知道如何利用

這種知識，更多的時候，似乎更熱愛

生活的反面：一個身體

在夏天剛剛結束時開始死亡，

直到初雪來臨。

在荒野，另一個聲音呼喚着

另一種愛戀：

在睡眠與發燒之間。

44.

可以聽見，那堵牆的後面是大海。

在 11月。 11月，可以清楚地看見，

每一個音節都留有大海的痕跡。

一個人和一條狗出現在地平線上。

他們在傍晚中並行，

走向大海。

在那堵牆的後面。

痛苦自遠方而來，而大海總是

跟在後面。

11月寫在霧中。

那個人和那條狗走進夜晚，

陰影，黑色陰影的夜晚。

45.

11月的入口，沒有一個人。

11月來了，好像甚麼也不是。

門已經打開，

它走進來，腳幾乎沒有碰到地面。

沒有看一眼麵飽，沒有嚐一口酒。

沒有解開寒冷的死結。

祇是在紫羅蘭的光影中，不停地

朝屋子裡的孩子微笑。

那嘴，那目光。那雙手

不屬於任何人。它要離開，

它有自己的音樂，自己的法則，自己的秘密。

但這之前，它撫摸大地。

彷彿大地是它的母親。

46.

冬天，雙手難以應付

手指，

風給我送來的名字——

是四個音節的雪。

在荒涼的牆壁上，在垂直的

荒涼的白色上，

殘留着一滴眼淚的痕跡

或者如此微小如此模糊的

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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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大地上書寫：

沒有其餘的葬身之地，

光的花叢

被一朵一朵摘掉了。

47.

現在說到手；它不能飛行；

甚至無法把石頭

變成朝陽；手緊攥的是

一無所有。

手，茫然，動盪，並不安全；

它祇知道荒漠，那光禿禿的

荒漠；

祇知道沒有牆也沒有頂的家。

它不會夢想；不會夢見

濕潤的，如同兄弟的文字，

連腳也不認識文字；

祇是文字。

它不認識任何東西。

48.

今晚我瘋狂工作

是給鷹以特殊的地位；

我就要逝去；在嘴唇的高度，

大海可以是我的家。

早晨將從我的目光中驅逐太陽；

我曾登高望雪，

採集空氣中

透明而綠色的馨香。

沒有人能睜着眼睛

忍受世界的重；

那些馬跟黑夜一起跑了；

它們跑了，不想倒斃。

49.

屋子走進水中，

院門向朝陽敞開

荊棘

在開花，

窗口上，祇有古老的大海

閃爍着青春的光芒，

它見過四處漂流的船上，

無數的水手

注視着

閃現的晨星，

失去了方向和理智：

祇有在死亡中我們才不是遊子。

50.

我心滿意足，對生活沒有負債，

而生活祇欠我

幾文小錢。

我們互不相欠，因此

身體已經可以休息：它以前

日日耕耘，播種，

也有收穫，直到

某種東西消失。可憐的，

無比可憐的畜牲，

現在牠的睾丸已經榮休。

有一天我將伸展四肢

躺在那棵無花菓樹下，很多年前

我看見它孤獨地挺立：

我們同屬於一個物種。

姚　風譯


